网络能力对代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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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代工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关键在于实现技术创新。然而，随着网络化生产经营模式的不断发展，企业网络能力的重要性愈加突显。通过理论分析，本文以代工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网络能力、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三者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浙江省内的代工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网络能力对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知识转移在网络能力和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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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Network Capability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OEM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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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f OEM enterprises want to develop, the key lies i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tworked production mode, network capabil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taking the OEM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of network capability,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n make a empirical study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twork cap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twork capac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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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存、发展以及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1]，是代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当前，随着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发展，几乎所有的企业或组织都已主动或被动地嵌入到了全球网络当中，网络化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代工企业由于普遍存在资源不足、知识短缺、技术低下等问题，加之竞争环境的日益激烈（国际产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企业仅仅依靠个人力量谋取生存空间变得越发困难，不少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逐渐将目光转向了企业外部，企图通过在网络中寻找潜在合作伙伴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创新早已不再是企业独立运作的活动，而是综合利用外部网络的结果[2]。企业能否成功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外部网络的开发和利用[3]。也就是说，企业建立、整合及管理网络的能力是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网络能力的重要性随之愈加突显。
此外，由于技术创新复杂性的不断提升，单个企业基本上不可能完全具备创新所需的所有知识，而必须从外部网络中获取相应的资源和信息，这使得技术创新模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即从过去的封闭式独立创新逐渐转变为开放式合作创新，这种网络化的创新模式大大推动了知识的跨组织流动。知识管理理论领域内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知识转移效果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着重要影响，这意味着知识转移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而言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网络能力为切入点，以代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网络能力、知识转移与代工企业技术创新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其内在的作用机理来丰富相关的管理研究文献，并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切实可行的管理建议。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1 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

资源基础观的企业能力理论告诉我们，资源本身并不是造成企业差异化的根本所在，那种配置资源的能力才是企业获取差异化优势的关键。也就是说，网络资源的概念并不能有效解释网络给企业带来的价值[4]，网络能力才是关键要素。随着技术创新系统观的发展，集成化和网络化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企业的网络能力愈加受到重视。
对于资源先天匮乏的代工企业来说，如何获取资源、知识和信息等，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境下，单个企业已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取得进一步成长与发展，企业网络能力的培养成为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能力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Ritter和Gemunden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网络能力和技术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可以通过网络能力参与到其他企业组织的技术开发过程[5]。而由于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较高，所以合作创新模式已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企业通过共同承担创新工作，不仅能够缩短技术创新周期，减少创新难度，还能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从这方面来看，企业网络能力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通过寻找合作伙伴、创建良好的网络关系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任胜钢通过收集346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6]。马鸿佳等人以377家高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企业网络能力对信息资源的获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能在信息资源获取和企业创新绩效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7]。

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获取相应的知识和信息。Teece指出，企业的对外感知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收集和掌握市场动态及竞争对手信息[8]。企业通过识别外部环境、预测网络演化趋势等，能够更好地感知网络中蕴藏的潜在价值和机会。而企业从外界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前提在于它与其他企业间拥有良好的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通过吸收、整合外部资源来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从而促进内部管理和工艺流程的改善。企业网络虽然能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少机遇，但把控不当仍然会给企业造成困扰。因此，企业必须适时引导网络结构和网络方向的变革，提高网络管理效率，以此来提高自身对网络的适应性。代工企业由于自身的知识和技术限制，更应积极发展网络能力，通过构建网络关系，改善关系质量等来扩大知识存量，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能力对代工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式逐渐演变为知识学习模式，其实质是一个专业知识积累、学习的过程，强调的是知识和信息在促进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柳卸林认为技术创新作为一系列活动的集合体，不仅包括思想萌发、产品设计、市场拓展等过程，也蕴含着对知识的转换、运用和创造等内容[9]。由此可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技术创新更多地是体现为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知识创造过程。

此外，一个企业拥有的资源毕竟有限，“闭门造车”式的生产行径难以促进企业发展。通过与网络中的其他组织单位合作，不仅能帮助企业深入了解行业动态，掌握市场信息，也能从中借鉴和学习到更多的管理经验和产品技术。Cohen和Levinthal将企业的技术创新视为综合运用知识的结果，指出企业对知识的系统化整合能力（包括知识获取、吸收、整合、创新、利用等内容）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10]。李正风等人认为，在知识化社会下，创新主体间主要通过知识流动进行相互作用，各种创新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改变或利用企业知识存量的活动[11]。Prescott强调了知识共享和转移对创新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合作创新过程中，知识和信息能否在各个企业间快速、有效的流动决定着创新的成败[12]。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知识转移是知识在企业间的有序流动。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源自于知识的创新。企业间有效的知识转移，不仅能改变企业的知识结构，也能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13]。Tsai认为，企业组织间的知识转移能够通过双方互动促进彼此的合作与学习，进而推动知识的传递和创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14]。可以这样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提是企业拥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和运用，实现知识的再创造。实际上，正如Maleba和Orsenigo所言，真正的创新通常建立在企业间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基础上，它是知识传递、转移及创造的结果[15]。换句话说，高效的知识转移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关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转移对代工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网络能力与知识转移

从现阶段来看，由于我国制造业普遍技术偏低，创新能力不足，所以大多企业采取了代工模式参与国际分工。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16]。代工企业能否通过承接业务获取其他企业的先进知识和技术，是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内容。然而在网络化生产经营模式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知识转移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网络的影响，网络能力对知识转移的作用愈加明显。

Gulati认为企业间主要通过网络内的彼此连结来共享信息和资源[17]。企业组织间良好的网络关系状态能够为知识转移提供便利，而网络关系的建立则需要通过企业有意识的构建。网络能力作为企业利用网络资源并在网络环境中生存的核心能力，在企业创建、管理和运用外部网络关系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18]。张志勇等人认为企业网络作为各种合作关系的集合，是知识转移的载体和渠道[19]。而网络能力能够帮助企业能动地与其他组织建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并根据自身战略目标对这些关系进行引导、管理和优化。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具有较高水平的网络能力，就更可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营销战略以及可行的创新路径，也就更能从其他企业中获取和吸收到异质性的知识和信息[20]。
此外，有些学者指出，企业向外界寻求和学习知识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而网络关系的构建有助于降低这种成本。这是因为企业通过运用网络能力，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关系筛选和构建，并能基于战略目标对关系质量进行优化，提高彼此间的信任程度。而信任能够促进双方沟通交流，提高合作意愿，从而推动知识交换和转移。与此同时，网络能力还能帮助企业谋取中央的或“结构洞”的网络位置，从而获取到更多有价值的、异质性的信息和知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代工企业的网络能力与知识转移显著正相关。
2.4 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假设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广泛兴起，网络化和知识化已经深深陷入到了企业发展运营的环境之中。企业网络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依存环境，运用得当不仅能帮助企业获取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也能为企业提供发展机遇，塑造竞争优势。根据资源的知识观，企业本质上是知识的集合体，企业的异质性归根结底在于知识的异质性。知识能够为企业提供新的理论和生产技术，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换句话说，缺少了知识的支撑，企业技术创新难以为继。然而知识作为技术创新的关键资源，存在于企业网络当中，需要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有效获取。企业从外部网络寻求和获取知识的这个过程从本质上来看主要依靠的就是网络能力。网络能力作为企业获取资源的一种手段[18]，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水平高低决定了企业获取知识的难易。但是网络能力本身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知识的积累和增加，它只是提供了知识转移的途径。正如Makadok所言，网络能力作为一种企业辨别外部资源有用性、协调整合网络关系及有效应对关系事件的动态能力，能够提高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的效率和效果[21]。而真正意义上消化、吸收和利用知识的关键还在于企业的知识整合管理能力。对于代工企业而言，则主要体现在知识转移方面。根据Jaff的观点，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具有时间积累性的特点，而创新的基础在于拥有大量专业知识的学习积累，尤其是隐性知识的储存[22]。这意味着，网络环境下，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和有效转移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知识转移在代工企业的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笔者将本文的概念模型绘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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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变量测度
为确保本研究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在网络能力、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等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和衡量方法上，本研究主要沿用了国内外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使用过的变量和量表，并在结合本文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如网络能力的测度量表主要参考了Moller和Halinen[23]、Ritter[18][20]、任胜钢[6]等人的研究成果，将其划分为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关系管理能力和组合管理能力四个维度，共设置17个题项进行度量。对知识转移变量的测度则主要参考了Szulanski[24]、Tsai[15] 、Zahra[25]等人的测量量表，从知识获取、知识吸收和知识利用三个维度设置了9个题项进行衡量。而对于技术创新，由于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价标准，所以本文在梳理Damanpour[26]、Wolf[27]、Boschma[28]、谢洪明等人[29]的研究问卷的基础上，共设置了7个题项来进行变量测度。此外，本文还纳入了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为了对本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进行较为有效的测度，本文的问卷设计主要采用了主观感知法和Likert的5级量表打分法，即通过调查对象对问题的主观判断和评价获取相应数据。
3.2 研究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研究代工企业网络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了确保研究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本文以浙江省代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代工制造企业的一个重要地域，涵盖各式各样的行业。浙江作为民营企业的汇集地，更是具有代表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浙商的带领下，浙江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不断壮大，其中很大一部分企业通过从事代工业务获得了发展。考虑到调研过程中的实际操作问题，本文根据就近原则，选取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代工企业作为主要调查对象。在为期近两个月的问卷施测中，共发放问卷207份，实际回收185份，回收率为89.3%。其中由于问卷填写不完整或答题不规范等原因剔除问卷27份，剩余158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76.3%。
3.3 样本效度和信度检验

信度和效度检验是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吴明隆的观点，在对问卷进行整理回收之后，需要运用因子分析对测量工具的建构效度进行检验。此外，还需运用Cronbach α系数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从而确保问卷的科学性与数据的可靠性[30]。
（1）效度检验

效度即评估的有效性，反映的是实际测量结果与想要考察内容的吻合程度。由于本文所使用的问卷题项均是在查阅前人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引用成熟量表并通过相关领域专家咨询、预测试等多次微调和论证而得，因而可以初步认为具有较高的效度。而通过运用SPSS19.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网络能力、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这三个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80，且同一变量下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也都大于0.65，表明各题项的收敛效度都处于比较理想的范围内，即问卷各指标都具有较高的效度水平。

（2）信度检验

为进一步了解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进行因子分析的效度检验后，还需进行信度检验。通常情况下，一次良好的测验或一份适当的量表需要具备较高的效度和信度。不同于效度分析，信度分析的主要作用在于测度调查数据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它体现的是问卷量表的可靠性程度，是衡量数据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学术界常用的Cronbach α系数来检验量表题目的内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的值越大，表明量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越高。通过运用SPSS19.0进行分析发现，网络能力、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的Cronbach α系数值分别达到了0.928，0.844和0.867，说明这三个变量的测量题项都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水平良好，即问卷数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4 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

按照马庆国的观点，只有在确保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科学、可靠的研究结论[31]。基于此，笔者对本研究的回归模型是否存在上述三大问题进行了逐一检验。首先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和容忍度（Tolerance）对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本研究中，所有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大于0且远远小于10，各变量的容忍度也都在0.50以上，这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采用SPSS19.0软件对回归模型的DW值进行了计算以检验序列相关问题。结果表明，本研究中所有回归模型的DW值均在1.5~2.5的范围内，且大部分接近于2。由此可以判定，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最后本研究利用残差项的散点图来判断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问题。通过对各个回归模型进行散点图分析，输出结果显示散点图呈现无序状态，这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接下来，为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笔者根据本文的研究框架构建了相应的回归模型，并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进行了模型分析，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一仅纳入了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以考虑它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模型二则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网络能力；模型三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中介变量知识转移；模型四是纳入了全部的变量进行整体研究；模型五和模型六则是为了验证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对网络能力和知识转移的相互关系做的检验。

	表1 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汇总表

	进入变量与模型摘要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0.409***
	0.204**
	0.226**
	0.182**
	0.331***
	0.075

	企业规模
	0.415***
	0.221**
	0.206**
	0.181**
	0.378***
	0.136*

	自变量：
	
	
	
	
	
	

	网络能力
	
	0.570***
	
	0.362***
	
	0.713***

	中介变量：
	
	
	
	
	
	

	知识转移
	
	
	0.552***
	0.292**
	
	

	R2
	0.341
	0.587
	0.569
	0.618
	0.253
	0.636

	Adj.R2
	0.333
	0.578
	0.561
	0.608
	0.243
	0.629

	△R2
	0.341
	0.245
	0.228
	0.276
	0.253
	0.383

	F值
	40.173***
	72.820***
	67.848***
	61.757***
	26.198***
	89.581***

	Tolerance最小值
	0.884
	0.754
	0.747
	0.564
	0.884
	0.754

	VIF最大值
	1.131
	1.327
	1.338
	2.745
	1.131
	1.327

	DW值
	1.612
	1.958
	1.584
	1.794
	1.555
	1.729

	因变量为技术创新
	因变量为知识转移

	注：N=158；*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1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模型一中，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共可解释技术创新34.1%的变异量（R2=0.341），且对技术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409和0.415，p<0.001）。从模型二的数据来看，当加入自变量网络能力以后，模型整体的拟合度变得更好了，R2达到了0.587。F值在0.0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说明多元相关性显著。而从回归系数来看，企业年龄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204（p<0.01），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221（p<0.01），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570（p<0.001），表明网络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大，且最为显著。由此，假设H1得到证实。

从模型三来看，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知识转移后，模型整体对技术创新的解释力有所提升，从0.341提高到0.569，说明模型拟合度更好了。又因为F值在0.0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两个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知识转移对技术创新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假设H2成立。其中，知识转移的影响最大，回归系数达到0.552。

而从模型五和模型六的分析结果可知，当引入网络能力后，知识转移能够被控制变量和自变量解释63.6%的差异性，模型较为拟合。从回归系数来看，除了企业年龄不显著外，企业规模和网络能力分别在0.05和0.0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且回归系数各为0.136，0.713。由此可知，网络能力对知识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假设H3也成立。

最后，通过对模型四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加入所有变量后，相较于其他模型而言，因变量技术创新的被解释度达到了最大值61.8%，说明此时模型拟合度最佳。此时F值为61.757，p<0.001，说明因变量与其他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而从回归系数均为正可知，其他变量对因变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运用中介效应的判别方式来看，由于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间的回归系数c显著（c=0.570，由模型二可知），网络能力与知识转移的回归系数a显著（a=0.713，由模型六可知），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b显著（0.292，由模型四可知），所以可以得知知识转移在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又因为，在模型四中，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c’为0.362，在0.0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所以可以判定，知识转移起到的是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4也得到证实。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代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引入中介变量知识转移，构建了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弥补了网络能力在代工领域研究的不足，并进一步充实了网络能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网络能力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前所述，网络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应对复杂动态的网络环境，通过开发、整合、管理网络关系，协调配置网络资源等，提高企业绩效、获取竞争优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代工企业的网络能力越强，技术创新的效果就越好。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式创新的背景下，企业对网络能力的合理运用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开展。
第二，网络能力与知识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张志勇等人的观点，企业网络是知识转移的载体和渠道[19]。而对企业网络关系和网络环境的有效把控和管理则需要通过网络能力来实现。这意味着，知识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网络能力的影响。此外，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网络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的知识转移效果。

第三，知识转移可以促进代工企业技术创新。柳卸林曾指出，技术创新的实质是对知识资源进行吸收、利用和再创造[9]。由此看来，知识要素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内容，知识的积累是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前提。经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知识转移的有效进行能够促进代工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开展。

第四，网络能力对代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知识转移来实现的，即知识转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根据前文的分析，代工企业有意识的网络构建和对外部关系的把控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而技术知识和市场信息的寻找和获取又是企业技术创新得以开展的前提和保障。这表明，代工企业网络能力的构建和有效的知识转移对企业技术创新而言都至关重要。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网络能力不仅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还能通过知识转移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这意味着代工企业不仅能通过寻找合作伙伴、构建网络关系、整合网络资源等直接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也能通过推动知识转移来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效果。

综上，本文基于企业网络视角研究了网络能力对代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不仅丰富了相关的管理研究文献，也给管理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启示。然而，由于受到时间、精力和个人能力等的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样本范围比较狭隘，仅限于浙江省；调查数据均为截面数据，缺乏相应的动态研究等。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就这些方面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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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能力、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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